
禁毁满译 《西厢记》 与金批 《西厢》 的传播

吴　 刚

内容提要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 朝廷明确禁毁满译 《西厢记》。 那么， 朝廷为何发布禁毁满

译 《西厢记》 的律令？ 禁毁满译 《西厢记》 对金批 《西厢》 的传播有何影响？ 通过揭示满译

《西厢记》 与金批 《西厢》 的关系， 可以使我们了解乾隆十八年之后金批 《西厢》 的刊刻传

播情况， 以及满汉合璧 《西厢记》 在满族、 蒙古族、 达斡尔族的传播面貌。 通过研究， 我们

发现金批 《西厢》 没有因满译本 《西厢记》 的禁毁而受到太大影响， 依然被广泛传播和

接受。
关键词　 金批《西厢》 　 满汉合璧 《西厢记》 　 禁毁

金圣叹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以下简称 “金批 《西厢》”） 自顺治十三年 （１６５６） 成书以

后， 影响很大。 不过， 到了乾隆十八年， 情况发生了变化， 朝廷开始禁毁满译 《西厢记》。 那么， 朝

廷为何发布禁毁满译 《西厢记》 的律令？ 禁毁满译 《西厢记》 对金批 《西厢》 的传播有何影响？ 本文

主要探讨这些问题。

一

乾隆十八年， 朝廷开始禁毁满译 《西厢记》。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 卷二〇六三 “厚风俗” 条

载： “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壬午， 上谕内阁： 满洲习俗纯朴， 忠义禀乎天性， 原不识所谓书籍。 自我朝

一统以来， 始学汉文。 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 于品行有益， 曾将五经及四子、
《通鉴》 等书， 翻译刊行。 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 反将 《水浒》 《西厢记》 等小说翻译， 使人阅

看， 诱以为恶。 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 似此秽恶之书， 非惟无益； 而满洲等习俗之偷，
皆由于此。 如愚民之惑于邪教， 亲近匪人者， 概由看此恶书所致。 于满洲旧习， 所关甚重， 不可不严

行禁止。 将此交八旗大臣、 东三省将军、 各驻防将军大臣等， 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 其私行翻

写并清字古词， 俱着查核严禁， 将现有者查出烧毀， 再交提督从严查禁， 将原板尽行烧毁。 如有私自

存留者， 一经查出， 朕惟该管大臣是问。”①

据 《世界满文文献目录》②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③ 《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④ 等书目

所载， 乾隆朝之前的满译 《西厢记》 刊本有两种： 一是清康熙四十七年 （１７０８） 刻本 《精译六才子

词》， 一是清康熙四十九年 （１７１０） 刻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精译六才子词》 只有曲文， 没有科白，
共四卷。 满汉合璧 《西厢记》 译者序为骈体文， 作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初一。 该刻本有曲文， 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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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共四卷。 因为是刻本， 且有曲文和科白， 因此更具有典型性。 此外， 还有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

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系清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 抄本。 此本不同于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 《西
厢记》， 除了有前四本之外， 还有第五本， 属于全本， 这是其他满汉合璧 《西厢记》 刊本所未见到的。

乾隆年间禁毁的满译 《西厢记》 与金批 《西厢》 有什么关系呢？ 具体比较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精
译六才子词》①、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②、 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

汉合璧 《西厢记》③ 与金批 《西厢》④ 刻本的各卷题目总名、 题目正名， 发现有以下三点差异。
其一，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精译六才子词》、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巴伐利亚国

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没有金批 《西厢》 卷一至卷三： 即没有 “卷一： 序

一， 曰恸哭古人； 序二， 留赠后人。 卷二：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卷三： 会真记。 附： 会真记考证

文章四篇； 元稹、 白居易等诗二十三篇” 的卷目与内容。 笔者认为金批 《西厢》 卷一至卷三的卷目与

内容， 体现的是金圣叹文艺思想， 这三种满汉合璧 《西厢记》 本子为了突出重点， 直接进入正文， 因

此翻译时删去金批 《西厢》 卷一至卷三的卷目与内容。
其二，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精译六才子词》、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巴伐利亚国

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卷一至卷四的各章题目与金批 《西厢》 卷四至卷八的

各章题目基本一致。 其中， 卷一第一章 《惊艳》、 第二章 《借厢》、 第三章 《酬韵》、 第四章 《闹斋》；
卷二第六章 《请宴》、 第七章 《赖婚》、 第八章 《琴心》； 卷三第九章 《前侯》、 第十章 《闹简》、 第十

一章 《赖简》、 第十二章 《后侯》； 卷四第十三章 《酬简》、 第十四章 《拷艳》、 第十五章 《哭宴》、 第

十六章 《惊梦》， 与金批 《西厢》 各章题目完全一致。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精译六才子词》 卷二第五

章 《寺警》 与金批 《西厢》 第五章 《寺警》 一致。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卷二第五

章 《惊寺》 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卷二第五章 《惊寺》 一致，
但与金批 《西厢》 第五章 《寺警》 不一致。 此外， 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有题目正名， 依次是卷一第一章题目正名 “老夫人开春院”、 第二章题目正名 “崔莺莺烧夜

香”、 第三章题目正名 “小红娘传好事”、 第四章题目正名 “张君瑞闹道场”， 卷二第五章题目正名

“张君瑞破贼计”、 第六章题目正名 “莽和尚杀人心”、 第七章题目正名 “小红娘昼请客”、 第八章题目

正名 “崔莺莺夜听琴”， 卷三第九章题目正名 “张君瑞寄情诗”、 第十章题目正名 “小红娘递密约”、
第十一章题目正名 “崔莺莺乔坐衙”、 第十二章题目正名 “老夫人问医药”， 卷四第十三章题目正名

“小红娘成好事”、 第十四章题目正名 “老夫人问情由”、 第十五章题目正名 “短长亭斟别泣”、 第十六

章题目正名 “草桥店梦莺莺”。 这与金批 《西厢》 各章题目正名基本一致， 略有不同的是， 金批 《西
厢》 第十四章题目正名为 “老夫人问由情”， 第十五章题目正名为 “短长亭斟别酒”。

其三，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精译六才子词》、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没有续四章；
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有续四章， 续四章各章题名正名依次是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郑伯常乾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与金批 《西厢》 续四章的题目

基本一致。 金批 《西厢》 续四章题目及题目正名依次是 “捷报　 小琴童传捷报” “猜寄　 崔莺莺寄汗

衫” “争艳　 郑伯常乾舍命” “团圆　 张君瑞庆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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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此本为中国民族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此本四卷一函四册。 线装， 页面高 ２３. ６ 厘米， 宽 １４. ５ 厘米；

版框高 １６. ９ 厘米， 宽 １２. ０ 厘米。 半叶十二行， 满汉文间隔各六行， 小字双行， 行字不等。 四周双边， 白口单鱼尾。 版

口有汉文书名、 单黑鱼尾、 满文卷次、 汉文页码 （《满汉合璧西厢记》，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此本有关资料由南京大学孙书磊先生提供， 特此感谢。
本文所引金批 《西厢》 均据傅晓航校点本， 参见傅晓航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西厢记集解　 贯华堂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因此可以说，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精译六才子词》、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巴伐

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来源于金批 《西厢》 原刻本。
顺治、 康熙两位皇帝都很重视金批 《西厢》。 顺治帝对 《西厢记》 颇有创见。 陈垣 《汤若望与木

陈忞》 录有顺治帝与木陈忞关于 《西厢记》 的交流情况：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是 《西厢记》 张

生初见双文时语， 尤侗以为八股题目， 效当时体， 戏作一篇， 刻入 《西堂杂俎》。 顺治爱读 《西厢》，
又识八股文， 故击节叹赏如此。 此断非汤司铎所能赞成者， 惟老和尚或能引皇上由此悟禅。 因西厢者

本普救寺之西厢， 玉成张生姻缘者又即普救寺之和尚。 顺治尝云， 见僧家明窗净儿， 辄低回不能去，
盖深有得于西厢待月时也。 《北游集》 载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 此词曲家所用之韵， 与沈约诗韵大

不相同。 又言 《西厢》 亦有南北调之分， 老和尚可曾看过么。 师曰少年曾翻阅， 至于南北 《西厢》，
忞实未辨也。 上曰， 老和尚看此词何如。 师曰， 风情韵致， 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 非诸词所逮也。
师乃问上 《红拂记》 曾经御览否。 上曰， 《红拂》 词妙， 而道白不佳。 师曰何如。 上曰， 不合用四六

词， 反觉头巾气， 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 师曰， 敬服圣论。 上曰， 苏州有个金若寀， 老和尚可知其人

么。 师曰， 闻有个金圣叹， 未知是否。 上曰， 正是其人， 他曾批评 《西厢》 《水浒传》， 议论尽量有遐

思， 未免太生穿凿， 想是才高而见僻者。 师曰， 与明朝李贽同一派头耳。”① 从上述可见， 顺治帝知道

金圣叹其人， 认为其 “才高而见僻”。 由此可知， 顺治帝喜读 《西厢》， 且其所读 《西厢》 为金圣叹批

点 《西厢》 刊本。
顺治帝重视 《西厢记》， 也与明末 《西厢记》 刊本盛行有关。 据蒋星煜研究， 崇祯年间 《西厢记》

本子就有十三种， 如： 崇祯三年 （１６３０） 郑国轩校 《新镌绣像批评音释王实甫北西厢真本》 五卷， 文

立堂刊本； 崇祯四年 （１６３１） 方诸生校、 徐渭附解、 吴门词隐生 （沈自晋） 评 《北西厢记》 二卷， 延

阁主人山阴李廷谟刊本； 崇祯十二年 （１６３９） 陈洪绶叙、 绘图 《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 五卷； 崇

祯十三年 （１６４０） 项南洲刊 《李卓吾先生批点北西厢真本》 二卷， 西凌天章阁刊本； 崇祯年间汤显祖

评 《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 师俭堂刊本； 崇祯年间汤显祖、 李贽、 徐渭评 《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

厢》 五卷， 固陵孔氏汇锦堂刊本； 崇祯年间徐渭批点、 题识 《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 五卷②。
崇祯年间 《西厢记》 刊本盛行， 对清初 《西厢记》 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见， 金批 《西厢》 的产

生并非偶然。 据傅晓航研究， 金圣叹删改 《西厢记》 时， 依据的底本可能是 《张深之正北西厢秘

本》③。 明末 《西厢记》 刊本的盛行， 加之金批 《西厢》 的影响， 促使顺治、 康熙重视 《西厢记》。
康熙年间， 虽有禁毁 “小说淫词” 的谕旨， 但并没有禁毁 《西厢记》。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卷二

〇五八载康熙五十三年 （１７１４） 四月谕旨， 言道： “朕惟治天下， 以人心风俗为本， 欲正人心， 厚风

俗……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应即通行严禁。”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第 ２７ 页） 在

康熙朝下达的谕旨、 律令中， 没有禁毁 《西厢记》。 康熙朝不仅没有禁毁 《西厢记》， 还组织翻译金批

《西厢》。 昭梿 《啸亭续录》 写道： “及鼎定后， 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 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

之。 ……有户曹郎中和素者， 翻译绝精， 其翻 《西厢记》 《金瓶梅》 诸书， 疏节字句， 咸中綮肯， 人

皆争诵焉。”④

顺治至康熙年间， 虽然朝廷加大了对于淫词小说的禁毁， 但对于琐语淫词类小说的禁毀和惩处影

响较小。 朝廷禁毀的重点在于政治倾向明显的作品。 据石昌渝考证， 清初小说中被朝廷查处论罪者，
仅有两部， 即 《无声戏二集》 和 《续金瓶梅》。 《续金瓶梅》 获罪原因主要是它将满族的发祥地描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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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 《汤若望与木陈忞》， 吴泽主编 《陈垣史学论著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第 ４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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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同居同食的野蛮之地。 应该说， 清初对于通俗小说的管理相对宽松①。
据傅惜华 《元代杂剧全目》② 介绍， 金批 《西厢》 有顺治间贯华堂原刻本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

厢记》。 康熙刊本有四种： 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 刻本 《贯华堂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 康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 怀永堂刻巾箱本 《怀永堂绘像第六才子书》， 康熙年间世德堂刻本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

记》， 康熙年间四美堂刻本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 雍正刊本有一种： 雍正十一年成裕堂巾箱本 《成裕

堂绘像第六才子书》。 傅晓航补充康熙刊本一种③： 康熙八年文苑堂刻本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 可见，
顺治、 康熙、 雍正年间， 金批 《西厢》 可以正常刊刻。

那么， 乾隆年间为何禁毁满译 《西厢记》 呢？ 自乾隆朝开始， 满语满文传承出现危机， 引发上层

忧虑。 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 年） 十二月， 高宗弘历在上谕中援引了顺治皇帝的上谕： “朕思习汉书， 入汉

俗， 渐忘我满洲旧制。”④ 于是命宗室子弟专习满书。 乾隆皇帝禁毁 《西厢记》 是担心满洲人沾染汉人

不良风气。 孙丹书 《定例成案合钞》 卷二六 《杂犯》： “近见满洲演戏， 自唱弹琵琶弦子， 常效汉人约

会， 攒出银钱戏耍， 今应将此严禁； 如不遵禁， 仍亲自唱戏， 攒出银钱约会， 弹琵琶弦子者， 系官革

职， 平人鞭一百。”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第 ２９ 页） 由此看来， 禁毁满译 《西厢记》， 主

要还是想让满洲人保持 “满洲旧习”， 防止满洲人阅读此书， 诱导为恶， 形成 “习俗之偷”。
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的成稿时间不迟于乾隆甲戌十九年 （１７５４）⑤。 抄本 “甲戌年抄阅再评”

本第一回说， 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 仍用 《石头记》”⑥，
证明至迟甲戌年 《红楼梦》 已基本成稿， 而修订工作一直持续到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 曹雪芹去世。
这个时间段正处于乾隆十八年禁毁 《西厢记》 的时期。 曹雪芹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 涉及 《西厢记》
的情节， 自然要把有关禁毁的背景写进去。 关纪新曾言： “所谓贾府， 是作者以 ‘假托’ 方式， 对当

时包括自家在内的多个满洲世家遭逢过程集中的概括与抽象。”⑦ 他还以大量的实例， 论证 《红楼梦》
描写了满族贵族生活。 乾隆皇帝明确禁止满洲人阅读满译 《西厢记》， 因此在曹雪芹笔下， 林黛玉、
贾宝玉只能偷偷看 《西厢记》 了。 林黛玉、 贾宝玉所阅 《西厢记》 是金批 《西厢》， 这已是被学界反

复证实的问题了。 这都说明乾隆年间禁毁满译 《西厢记》 对满族贵族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值得注意的是， 乾隆年间虽然颁布了禁毁满译 《西厢记》 的谕令， 但并没有禁毁汉文 《西厢记》。
到了嘉庆时期， 朝廷没有发布新的禁毁条例， 只是重申了乾隆皇帝所颁的禁令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

说戏曲史料》， 第 ５６ 页）。 地方官府虽也发布了禁毁金批 《西厢》 的命令， 但并不是在乾隆年间， 而

是道光、 同治年间， 并且主要在浙江、 江苏一带。 浙江湖州府罗知府于道光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 九月公

布一份 《禁毁书目》， 共计 １２０ 种， 内有六才子书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第 １２２ 页）。 道

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 余治编成 《得一录》 一书， 其中卷一一之一载苏郡设局收毁淫书公启， 开列禁毁

书目， 共计 １１６ 种， 内有六才子书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第 １３３—１３６ 页）。 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 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开了一批查禁书目， 共计 ２３３ 种。 后又补充 ３４ 种， 其中包括 《西厢记》，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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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六才子书。 该书目还包括唱本 《西厢待月》 《红娘寄书》 《拷红》 等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

料》， 第 １４２—１４９ 页）。 当然， 这些 《西厢记》 唱本还不能说一定是从金批 《西厢》 而来， 也可能与其

他 《西厢记》 版本有关。 另外， 也禁止演 《西厢记》 曲目： “且演戏以乐神也， 神聪明正直， 岂视邪色

听淫声也， 非直不视不听而已， 必致反干神怒……而乃必 《跳墙》 《庙会》 《卖胭脂》， 备诸秽态乎……
凡有点淫盗诸戏者， 仰班头即请更换， 尔士民亦宣慎择之。”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第 １３７
页） 总之， 上述道光、 同治年间江浙一带禁毁金批 《西厢》， 说明金圣叹的家乡一直抵触 《西厢记》，
包括金批 《西厢》 在内。

金圣叹的家乡一直有一些文人视金批 《西厢》 为洪水猛兽， 力主禁毁。 吴江人陆文衡， 万历四十

七年 （１６１９） 进士。 他在 《啬庵随笔》 卷五 “鉴戒” 条称： “金圣叹所批 《水浒传》、 《西厢记》 等

书， 眼明手快， 读之解颐， 微嫌有太亵越处， 有无忌惮处。”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第

２１４—２１５ 页） 陆文衡对金圣叹褒贬间杂， 情感复杂。 华亭人董含， 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 他在 《三冈

识略》 卷九称： “吴人有金圣叹者， 著才子书， 杀青列书肆中， 凡左、 孟、 史、 汉， 下及传奇小说；
俱有评语， 其言夸诞不经， 谐辞俚句， 连篇累牍， 纵其胸臆， 以之评经史， 恐未有当也。 即以 《西
厢》 一书言之， 昔之谈词者曰： ‘元词家一百八十七人， 王实甫如花间美人， 自是绝调。’ 其品题不过

如是而已。 乃圣叹恣一己之私见， 本无所解， 自谓别出手眼， 寻章摘句， 琐碎割裂， 观其前所列八十

余条， 谓 ‘自有天地， 即有此妙文， 上可追配 《风》、 《雅》， 贯串马、 庄’， 或证之以禅语， 或拟之于

制作， 忽而吴歌， 忽而经典， 杂乱不伦。 且曰： ‘读圣收所批 《西厢记》， 是圣叹文字， 不是 《西厢》
文字。’ 直欲窃为己有， 噫， 可谓迂而愚矣！ 其终以笔舌贾祸也， 宜哉！ 乃有脱胎于此， 而得盛名获厚

利者， 实为识者所鄙也。”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第 ２１５—２１６ 页） 董含对金批 《西厢》
极尽诋毁。 昆山人周思仁， 清初居士。 其 《欲海回狂集》 卷一 《法戒录总劝》 载： “江南金圣叹者，
名喟， 博学好奇， 才思颖敏， 自谓世人无出其右， 多著淫书， 以发其英华。 所评 《西厢》、 《水浒》
等， 极秽亵处， 往往摭拾佛经。 人服其才， 遍传天下。 又著 《法华百问》， 以己见妄测深经， 误天下

耳目。 顺治辛丑 （一六六一）， 忽因他事系狱， 竟论弃市。”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第

３７８ 页） 周思仁完全否定了金批 《西厢》。 昆山人归庄在 《诛邪鬼》 中对金圣叹公开表示了强烈的谴

责： “未几又批评 《西厢记》 行世， 名曰 ‘第七才子书’。 余见之曰： ‘是诲淫之书也。’ ……乃其惑

人心、 坏风俗、 乱学术， 其罪不可胜诛矣！”① 归庄也称金批 《西厢》 为诲淫之书。 上述文人生活在明

末清初， 且主要集中在江苏一带， 也就是金圣叹的家乡。 根据道光、 同治年间江浙一带官府禁毁金批

《西厢》 及禁毁的一批婚恋题材小说、 戏曲的情况， 可知江浙一带思想舆论控制较严， 一些文人积极

维护封建礼教文化传统。 其中， 金圣叹的家乡禁毁戏曲小说持续时间较长， 规模较大， 发声反对金圣

叹的文人也较多。
清代金批 《西厢》 虽然遭到一些文人的诋毁， 但影响依然很大， 还是有一些文人给予金批 《西厢》

积极评价。 清代批评家李渔在 《闲情偶寄》 中说： “自有 《西厢》 以迄于今， 四百余载， 推 《西厢》 为

填词第一者， 不知几千万人， 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 独出一金圣叹。 是作 《西厢》 者之心， 四

百余年未死， 而今死矣。 不特作 《西厢》 者心死， 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 无不死矣。 人患不为王

实甫耳， 焉知数百年后， 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② 廖燕在其 《金圣叹先生传》 中称金圣叹 “所评诸书，
领异标新， 迥出意表， 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 （《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 第 １５ 页）。 也就是说，
李渔、 廖燕等文人给金圣叹及其批点的 《西厢记》 给予热情的礼赞。 这说明， 金圣叹发出了他们的心声。
他们通过呼应金批 《西厢》， 积极发出反抗礼教的声音， 表达出民众对婚恋自主的向往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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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乾隆十八年禁毁的是满译 《水浒传》 和 《西厢记》。 一年后， 乾隆帝批准胡定的奏章， 明令

禁止 《水浒传》 的刊刻和搬演。 也就是说不仅禁止了满文 《水浒传》， 也禁止了汉文 《水浒传》， 但并没

有禁毁汉文 《西厢记》。 乾隆年间禁毁小说戏曲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即便如此， 乾隆年间金批 《西厢》 还

是有多种刊本问世。 据傅惜华 《元代杂剧全目》 搜录的金批 《西厢》 乾隆刊本就有九种： 乾隆十七年

（１７５２） 新德堂刻本 《静轩合订评释第六才子西厢记文机合趣》， 乾隆三十二年 （１７６７） 松陵周氏琴香堂

刻本 《琴香堂绘像第六才子书》， 乾隆六十年 （１７９５） 尚友堂刻本 《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 乾隆六十年

此宜阁刻朱墨套印本 《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 乾隆间致和堂刻本 《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西厢释解》，
乾隆间刻本 《云林别墅绘像妥注第六才子书》， 乾隆间九如堂刻本 《楼外楼订本妥注第六才子书》， 乾隆

间五车楼刻本 《第六才子书》， 乾隆间楼外楼刻本 《楼外楼订正妥注第六才子书》 （ 《元代杂剧全目》， 第

５７—５８ 页）。 傅晓航补充乾隆刊本三种： 乾隆十五年 （１７５０） 刻本 《绣像第六才子书》， 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 楼外楼藏版 《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 乾隆五十六年 （１７９１） 金阊书业堂刻本 《绣像第六才子

书》 （《〈金批西厢〉 诸刊本纪略》， 《金批西厢研究》， 第 ９８—９９ 页）。 以上金批 《西厢》 乾隆刊本合计十

二种， 是清代金批 《西厢》 刊刻的高峰。 在乾隆年间这些刊本中， 有影响的是以下三种： 邹圣脉汇注本，
书名一般标为 《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 邓汝宁注本， 书名一般标为 《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周昂 《此宜阁增订西厢记》 本。 这些刊本即便在乾隆朝以后， 也屡被翻刻。

乾隆年间之后的嘉庆、 道光、 同治、 光绪年间， 仍有多种金批 《西厢》 刊本问世。 据傅惜华 《元
代杂剧全目》 搜录的金批 《西厢》 嘉庆刊本有四种： 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 文盛堂刻本 《第六才子书西厢

记》， 嘉庆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 三槐堂刻本 《槐荫堂第六才子书》， 嘉庆间致和堂刻本 《吴山三妇评笺注

释第六才子书》， 嘉庆间五云楼刻本 《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西厢释解》。 傅惜华 《元代杂剧全目》 搜

录的金批 《西厢》 道光刊本有一种： 道光二十九年味兰轩刻巾箱本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傅晓航补

充道光刊本一种： 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 金城西湖街简书斋刻本 《西厢记》。 傅惜华 《元代杂剧全目》 搜

录的金批 《西厢》 嘉道间刊本有四种： 嘉道间文苑堂刻巾箱本 《吴山三妇评笺注释第六才子书》， 嘉

道间复刻怀永堂本 《怀永堂绘像第六才子书》， 嘉道间会贤堂刻本 《西厢记》， 嘉道间四义堂刻本 《西
厢记》。 傅晓航补充同治刊本一种： 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 刻本 《绣像妥注六才子书》。 傅惜华 《元代杂

剧全目》 搜录的金批 《西厢》 光绪刊本有五种：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 上海石印本 《增补笺注第六才子

书西厢释解》， 光绪十三年古越全城后裔校刊石印本 《增像第六才子书》， 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 润宝斋

石印本 《增像第六才子书》， 光绪间广州刻朱墨套印巾箱本 《绘像第六才子书》， 光绪间石印巾箱本

《增像第六才子书》 （《元代杂剧全目》， 第 ５８—５９ 页）。 傅晓航补充光绪刊本三种：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如

是山房刻本 《增订金批西厢》， 光绪十三年上海石印本 《绣像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善成堂刻本 《绘图第六才子书》 （《〈金批西厢〉 诸刊本纪略》， 《金批西厢研究》， 第 ９８—９９ 页）。
上述嘉庆至光绪年间金批 《西厢》 合计有十九种， 应该说刊刻还是顺畅的。 上述刊刻数量是较为

保守的统计， 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年代的刻本没有列入统计。 总之， 乾隆发布谕令禁毁满译 《西厢记》
之后， 金批 《西厢》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从上述情况可知， 乾隆朝明确禁止 《西厢记》 满文译本， 但并没有禁止汉文 《西厢记》； 浙江湖

州、 江苏等地官府虽禁止金批 《西厢》， 但并没有遍及全国各地。 总之， 在清廷对戏曲小说的监管逐

渐加强并颁布各种条例禁令的情况下， 金批 《西厢》 还是得到了广泛流传。 因此， 清代学者俞樾评价

说： “今人只知有金圣叹之 《西厢》， 不知有毛西河之 《西厢》。”① 清末的著名刻书家暖红室主人刘世

珩说： “世只知圣叹外书第六才子， 若为古本多不知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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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俞樾 《茶香室续钞》， 《茶香室丛钞》，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５ 年版， 第 ７３６ 页。
刘世珩 《董西厢题识》， 董解元著， 刘世珩辑刻 《董解元西厢记》， 广陵书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３ａ 叶。



三

乾隆年间虽然禁毁了满译 《西厢记》， 但在民间依然流传着满汉合璧 《西厢记》 抄本。 据 《世界

满文文献目录》 （第 ４８ 页）、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第 １３３、 １４３ 页）、 《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

目》 （第 ３９５—３９６ 页） 所载， 有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 抄本满汉合璧 《西厢记》 四册， 还有未标明年代的

满汉合璧 《西厢记》 抄本。 这说明满汉合璧 《西厢记》 抄本在民间传播较广。
满汉合璧 《西厢记》 在满、 蒙古、 达斡尔等民族当中也有传播。 先看满族民间说唱艺术子弟书。

一般认为， 至迟在乾隆年间， 子弟书已经成为独立的说唱文学和曲艺艺术①。 子弟书的创制者恰是

“名门与巨族”② 的 “八旗子弟”。 震均 《天咫偶闻》 卷七云： “旧日鼓词， 有所谓子弟书者， 始创于

八旗子弟。”③ 也就是说在乾隆年间， 《西厢记》 有可能已进入八旗子弟视野。
据 《新编子弟书总目》④ 以及 《西厢记说唱集》⑤ 载， 《西厢记》 子弟书有数十种， 具体如下：
《西厢记》 八回， 北京旧钞本； 《全西厢》 十五本二十八回， 聚卷堂钞本、 清钞本两种、 钞本。 另

有别题： 《全西厢本》 道光间京都合义堂中和堂合刻本。
《游寺》 三回， 清钞本、 百本张钞本。 另有别题： 《张生游寺》 四回钞本， 《张君瑞游寺》 四回钞

本， 《借厢》 钞本。
《红娘寄柬》 一回， 清钞本两种、 别野堂钞本、 曲盦钞本。 另有别题： 《红娘下书》 石印本两种、

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 上海学古堂铅印本、 清钞本， 《寄柬》 百本张钞本、 钞本三种， 《红娘寄简》；
《下书》 二回。

《莺莺降香》 二回， 清钞本、 石印本两种、 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 上海学古堂铅印本。
《莺莺听琴》 一回； 《西厢段》 四回， 京都锦文堂刻本、 石印本、 上海学古堂铅印本。 另有别题：

《全西厢》 石印本。
《花谏会》 不分回，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石印本、 石印本两种、 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
《双美奇缘》 五回， 清同治间盛京程记书坊刻本、 石印本两种、 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 上海学古

堂铅印本。
《拷红》 八回， 清钞本、 文翠堂刻本、 嘉庆间北京刻本、 钞本； 《拷红》 一回， 旧钞本、 清钞

本； 《拷红》 二回， 百本张钞本、 钞本四种； 《新拷红》 二回； 《拷红》 五回， 百本张钞本、 钞本

四种。
《长亭饯别》 三回， 清钞本三种、 钞本两种、 旧钞本、 民初钞本。 另有别题： 《长亭》， 清钞本、

民初钞本； 《新长亭》 三回， 清钞本、 旧钞本。
《梦榜》 二回， 作者云崖氏。 卷首诗篇末句云： “云崖氏阅览 《西厢》 传妙笔， 演一回望捷的崔氏

忆夫郎。” 清钞本、 民初钞本， 钞本两种。 另有别题： 《莺莺梦榜》。
上述 《西厢记》 子弟书除 《梦榜》 有明确作者之外， 其他作者不详。 另外， 《西厢记》 八回北京

旧钞本、 《全西厢》 十五本二十八回情节比较齐全， 其他都是典型片段情节。 因此， 这两种本子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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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芳 《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６８ 页。 现存子弟书最早文本是 《庄氏

降香》， 清乾隆二十一年 （１７５６） 刊刻，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黄仕忠、 李芳、 关瑾华编 《子弟书全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８ 卷， 第 ３３９８ 页。
震均 《天咫偶闻》， 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７５ 页。
黄仕忠、 李芳、 关瑾华 《新编子弟书总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１７０—１８３ 页。
傅惜华编 《西厢记说唱集》， 上海出版公司 １９５５ 年版， 第 ２８５—３６８ 页。



上述刊本中， 较早刊刻的是道光间 （１８２１—１８５０） 北京合义堂中和堂合刻本子弟书全本 《西厢

记》 （十五回）， 篇目为： 第一回 《张生游寺》； 第二回 《借厢问斋》； 第三回 《隔墙吟诗》； 第四回

《张生闹斋》； 第五回 《惠明下书》； 第六回 《请宴赖婚》； 第七回 《莺莺听琴》； 第八回 《寄简酬简》；
第九回 《张生跳墙》； 第十回 《月下佳期》； 第十一回 《拷打红娘》； 第十二回 《长亭饯别》； 第十三

回 《草桥惊梦》； 第十四回 《郑生求配》； 第十五回 《衣锦还乡》 （《西厢记说唱集》， 第 ２８７—３６８
页）。 这十五回本故事情节比较完整。 我们将子弟书全本 《西厢记》 第一回 《张生游寺》 与金批 《西
厢》 第一章 《惊艳》 进行比较， 还是能够看到两者的关系。 试举两例：

［表 １］ 　 金批 《西厢》 第一章 《惊艳》 与子弟书全本 《西厢记》 第一回 《张生游寺》 比较

金批 《西厢》 　 第一章　 惊艳 《西厢记》 子弟书全本　 第一回　 张生游寺

【仙吕·点绛唇】 （张生唱） 游艺中原， 脚根无线， 如蓬转。
望眼连天， 日近长安远。
【混江龙】 向诗书经传， 蠹鱼似不出费钻研。 棘围呵守暖， 铁

砚呵磨穿。 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 先受了雪窗萤火十余年。
才高难入俗人机， 时乖不遂男儿愿。 怕你不雕虫篆刻， 断简残

篇。 行路之间， 早到黄河这边， 你看好形势也呵！
【油葫芦】 九曲风涛何处险， 正是此地偏。 带齐梁， 分秦晋，
隘幽燕。 雪浪拍长空， 天际秋云卷。 竹索缆浮桥， 水上苍龙

偃。 东西贯九州， 南北串百川。 归舟紧不紧， 如何见， 似弩箭

离弦。

游艺中原大地宽， 脚跟无线任盘旋。 蠹鱼不出钻研

苦， 铁砚磨穿砥砺坚。 云路鹏程九万里， 雪窗萤火

十余年。 转蓬日近长安远， 恰似弩箭乍离弦。

【柳叶儿】 门掩了梨花深院， 粉墙儿高似青天。 恨天不与人方

便， 难消遣， 怎留连， 有几个意马心猿？
【寄生草】 兰麝香仍在， 佩环声渐远。 东风摇曳垂杨线， 游丝

牵惹桃花片， 珠帘掩映芙蓉面。 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 那边

是南海水月观音院。

说罢抽身把门关上， 呀好一似门掩梨花深院间。 门

掩梨花深院间， 这张生他呆呆呆的瞅着只是发怔，
锁不住意马共心猿。 半晌还过一口气， 说道是如何

此地遇神仙？ 分明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好教我眼花

缭乱口难言。

上述划线处是 《西厢记》 子弟书与金批 《西厢》 相近之处。 经过细致比较， 能够看出 《西厢记》
子弟书与金批 《西厢》 存在紧密联系。

此外， 还有满族八角鼓： 慢岔、 平岔、 岔曲、 牌子曲 《西厢记》 （《西厢记说唱集》， 第 １０５—
１１６ 页） 。

［表 ２］ 　 满族八角鼓： 慢岔、 平岔、 岔曲、 牌子曲 《西厢记》 刊本

八角鼓： 慢岔 小红娘 清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 《霓裳续谱》 卷七

八角鼓： 平岔

星稀月朗 清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 《霓裳续谱》 卷六

莺莺沉吟

老夫人糊涂
清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 《霓裳续谱》 卷七

八角鼓： 岔曲 张生得病 清钞本 《马头调八角鼓杂曲》

八角鼓： 牌子曲

游寺

莺莺降香
清嘉庆间北京钞本 《杂曲二十九种》

莺莺饯行 清嘉庆间北京刻本 《新集时调马头调雅曲二集》

莺莺长亭饯行 清嘉庆间北京钞本 《杂曲二十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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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乾隆六十年刻本就有四种， 说明乾隆年间满族民间流传 《西厢记》 很丰富。 且看八角鼓慢岔

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 《霓裳续谱》 卷七 《小红娘》： “小红娘， 进绣房， 一见了莺莺说是 ‘不
好！’ 拍了拍巴掌： ‘姑娘呵！ 可有了饥荒！ 有个人儿本姓张， 二十三岁未曾娶妻， 守空房。 姑娘呵！
他叫我和我 （引者按： 你） 商量。’ 莺莺恼骂红娘： ‘这个样的事儿不知道， 你可别和我商量。 丫头

呵！ 你少要轻狂！’” （《西厢记说唱集》， 第 １０５ 页） 还有道光间北京钞本 《时兴杂曲》 卷四所收的满

洲歌 《西厢》： “一更鼓儿天， 一更鼓儿天， 莺莺独坐泪涟涟， 这几日不见张生面。 红娘走上前， 红娘

走上前， 推开帘栊望望外边。 ‘姐姐仔细听， 张生把书念。’ 二更鼓儿发， 二更鼓儿发， 一轮明月照窗

纱， 隔粉墙好似他说话。 思想俏冤家， 思想俏冤家： ‘自从佛殿看见他， 不由人只在心牵挂。’ 三更鼓

儿通， 三更鼓儿通， 莺莺玩月到墙东， 夜深沉露湿罗衣重。 ‘是何处叮咚？ 是何处叮咚？ 莫不是普救寺

里撞金钟？ 莫不是铁马声相送？’ 四更鼓儿催， 四更鼓儿催， 莺莺无语自徘徊， 叫一声： ‘红娘小妹

妹！ 奴家好伤悲， 奴家好伤悲！ 几番为他泪珠暗垂， 抛不下书生张君瑞！’ 五更鼓儿敲， 五更鼓儿敲，
明星照露滴花梢， 树影摇错当他来到： ‘提起好心焦， 提起好心焦， 是我前世把断头香烧， 今世里于飞

难得效！’” （《西厢记说唱集》， 第 １０４ 页） 上述子弟书 《西厢记》、 八角鼓慢岔 《小红娘》、 满洲歌

《西厢》， 还无法证明与金批 《西厢》 以及满汉合璧 《西厢记》 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也不能排除来源于

金批 《西厢》 以及满汉合璧 《西厢记》 的可能性。 因为满族的文人雅士参与到了子弟书、 八角鼓的创

作中， 所以他们阅读金批 《西厢》 以及满汉合璧 《西厢记》 是很有可能的。
再看蒙古文译本 《西厢记》。 内蒙古图书馆藏有蒙古文 《西厢记》 抄本①。 笔者委托内蒙古师范大

学聚宝先生代为查找此资料。 经查， 该译本有三册， 每册一卷， 每卷四章， 共十二章， 是 《西厢记》
第一至第十二章的译本。 第一册， 册页式线装本， 页高 ２８. ７ 厘米， 宽 ２３. ７ 厘米。 棉纸， 楷体墨迹抄

本， 书名页题 “Šｉ Šｉｙａｎｇ Ｊｉ ｂｉｃｉｇ. ｔｅｒｉｇＵｎ ｄｅｂｔｅｒ”， 汉译为 “ 《西厢记》， 第一册”。 次页有一译序， 标题

处钤有两枚四方形书印， 字迹模糊， 无法辨识。 将蒙古文译本序文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

记》 序文比较， 发现两者内容一致， 与满文译文的对应度比汉文高。 蒙古文译本序文对原序文的一些

解释性翻译， 全部来自原序中的满文内容。 我们把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记》 汉文序文录

于此：
龙图既启， 缥缃成千古之奇观； 鸟迹初分， 翰墨继百年之胜事。 文称汉魏， 乃渐及乎风谣；

诗备晋唐， 爰递通于词曲。 潘江、 陆海， 笔有余研； 宋艳、 班香， 事传奇态。 遂以儿女之微情，
写崔张之故事。 或离或合， 结构成左穀文章； 为抑为扬， 鼓吹比庙堂清奏。 既出风而入雅， 亦领

异而标新。 锦绣横陈， 脍炙骚人之口； 珠玑错落， 流连学士之里。 而传刻之文， 只从汉本； 讴歌

之子， 未睹清书。 谨将邺架之陈编， 翻作熙朝之别本。 根柢于八法六书， 字工而意尽； 变化乎蝌

文鸟篆， 词显而意扬。 此曲诚可谓： 银钩铁画， 见龙虎于毫端； 蜀纸麝煤， 走鸳鸯于笔底。 付之

剞劂， 以寿枣梨。 既使三韩才子展卷情怡， 亦知海内名流开函色喜云尔。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吉旦。
（《满汉合璧西厢记》， 第 ３—７ 页）

蒙古文序文落款更是直接说明蒙古文译本来源于满汉合璧 《西厢记》， 且有翻译时间和翻译地点： 即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吉旦， 将满汉合璧 《西厢记》 译于 Ｄａ Ｙｕｎ Ｔａｎｇ （达云堂）”， 这说明是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 的译本。
蒙古文译本 《西厢记》 各分册章目汉译文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记》 汉文章目是一致

的。 参看 ［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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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蒙古文译本 《西厢记》 章目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记》 汉文章目

蒙古文译本 《西厢记》 章目① 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记》 汉文章目

第一册

第一章 （惊艳）
第二章 （借厢）
笫三章 （酬韵）
第四章 （闹斋）

卷一

惊艳　 第一章

借厢　 第二章

酬韵　 第三章

闹斋　 第四章

第二册

笫五章 （惊寺）
笫六章 （请宴）
第七章 （赖婚）
第八章 （琴心）

卷二

惊寺　 第五章

请宴　 第六章

赖婚　 第七章

琴心　 第八章

第三册

第九章 （前候）
笫十章 （闹简）
笫十一章 （赖简）
第十二章 （后候）

卷三

前侯　 第九章

闹简　 第十章

赖简　 第十一章

后侯　 第十二章

上述材料说明， 道光二十年译者将满汉合璧 《西厢记》 译为蒙古文， 可见这个时期满汉合璧 《西
厢记》 还在蒙古地区传播。

最后看达斡尔族乌钦 《莺莺传》。 达斡尔族 《莺莺传》 的作者敖拉·昌兴， 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
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 （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 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 去

世。 敖拉·昌兴的诗歌书面文本有手抄本流传。 其中 《莺莺传》 存于敖拉·昌兴后裔德善 （１９００—１９８１）
的手抄本中。 乌钦说唱 《莺莺传》 属于韵文， 其首要特征就是押韵。 《莺莺传》 总计十六章， 每章题

目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记》 章目基本一致②。

［表 ４］ 　 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记》 汉文章目与敖拉·昌兴 《莺莺传》 章目

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记》 汉文章目 敖拉·昌兴乌钦 《莺莺传》 章目

卷一

惊艳　 第一章

借厢　 第二章

酬韵　 第三章

闹斋　 第四章

一、 Ｅｕｒｋｅｅｓｅｎ ｕｓｕｗｕ （开篇之言）
二、 Ｓａｏｗｕ ｇｅｒｉ ｅｉｒｓｅｎ （找到住房）
三、 Ｋｅｊｉｎｎｅｉ ａｌｕｕｒ ｇｉｎｘｉｓｅｎ （越墙吟诗）
四、 Ｕｓｕｎ ｓｕｍｕｓｕｉｎｉ ｈａｎｊｉｂｅｉ （痛悼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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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蒙古文译本 《西厢记》 卷章题目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聚宝先生翻译， 在此表示感谢。
吴刚主编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达斡尔族、 锡伯族、 满族卷》，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４１—

１３０ 页。 本文所引达斡尔族 《莺莺传》 汉译文及其注音、 对译， 均出自此书， 不再另注。 本文达斡尔族 《莺莺传》 汉

译文由笔者翻译。



续表

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 《西厢记》 汉文章目 敖拉·昌兴乌钦 《莺莺传》 章目

卷二

惊寺　 第五章

请宴　 第六章

赖婚　 第七章

琴心　 第八章

五、 Ｓｕｍ ｋｕｒｑｉｎ ａｉｌａｇａａｓｅｎ （寺庙受惊）
六、 Ｓａｒｉｌｊ ｓａｏｊｏｏｓｅｎ （宴席同坐）
七、 Ｕｋｕｓｅｎ ｕｓｕｗｅ ｈｏｒｑｉｓｅｎ （反悔其言）
八、 Ｑｉｎ ｔａｒｋｅｊ ｔａｔｅｌａａｓｅｎ （弹琴演奏）

卷三

前侯　 第九章

闹简　 第十章

赖简　 第十一章

后侯　 第十二章

九、 Ｊｉｘｉｅ ｂｉｔｅｇｅｉ ｗａｌｓｅｎ （传送书信）
十、 Ｊｉｅｘｉｅ ａｑｉｒｓｅｎｄ ａｏｒｄｅｌｓｅｎ （拿信发怒）
十一、 Ｉｎｇ⁃ｉｎｇ ｘｉａｒ ｈｕｒｑａｓｅｎ （莺莺翻脸）
十二、 Ｄａｇｉｊ ｂａｓ ｂｏｏｌｊｏｏｓｅｎ （再次约会）

卷四

酬简　 第十三章

拷艳　 第十四章

哭宴　 第十五章

惊梦　 第十六章

十三、 Ｂｉｔｇｅｉ ｂｏｏｌｊｏｏｄ ｈａｒｏｏｌｓｅｎ （书信约会）
十四、 Ｓｅｒｕｎｋｉｉｙｕ ｘｉｂｈａａｓｅｎ （拷问丫鬟）
十五、 Ｅｕｒｋｅｗｕ ｓａｒｉｎｄ ｗａｉｌｓｅｎ （宴会泣别）
十六、 Ｓｕｎｅｉ ｊｅｕｄｅｄ ｑｏｑｉｓｅｎ （夜梦惊醒）

由上可见， 敖拉·昌兴乌钦 《莺莺传》 与满汉合璧 《西厢记》 关系紧密。 我们再以满汉合璧 《西
厢记》 第二章 《借厢》、 达斡尔族乌钦 《莺莺传》 第二章 《找到住房》 为例， 比较两者的关系。 这一

章主要反映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 满汉合璧 《西厢记》 是在第一章： “ （张生见莺莺红娘科） 蓦然见五

百年风流业冤！ 【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 这般可喜娘罕曾见。 我眼花撩乱口难言， 魂灵儿飞去

半天。” 而达斡尔族乌钦 《莺莺传》 是在第二章 《找到住房》 中：
Ｂｅｅｌｑｅｅ ｘｉｕｓａｉ ｕｊｉｓｅｎｅｅｓｅ
傻乎乎的　 秀才　 看到后

Ｂｏｒｏｏｔ ｂａｓ ｍｅｍｅｒｊ
很　 又　 执着

Ｉｓｅｎ ｓｕｍｓｕｎｉ ｄｅｒｄｅｊ
九个　 灵魂　 飞

Ｉｎｇ⁃ｉｎｇｄ ｈｏｄｉｒｓｅｎ
莺莺　 向　 归于

Ｅｎｅｉｙｕ ｅｍｅｇ ａｗｕｏｓｏｏ
她这个　 妻子　 娶

Ｅｎｅ ｊａｌｅｎｄｅｅ ｋｕｒｓｅｎ ｅｌｊ
这　 　 辈子　 够　 想

Ｘａｒｅｉｙｕｕ ｎｉａａｒｅｗｕ ｔｕｒｗｕｎｄ
脸　 　 　 留恋　 　 缘故

Ｘｉｍｎｅｊ ｉｑｉｗｕｏｑ ｈｅｅｓｅｎ
考去　 　 不去了

这两节韵文， 两行一韵， 四行一节， 以上八句头韵押的是 “Ｂ” “Ｉ” “Ｅ” “Ｘ” 韵； 这两节韵文每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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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行押尾韵 “ｅｎ” 韵。 汉文意译为： “傻秀才看到， 两眼直发蒙。 九个魂灵飞， 归于莺莺处。 娶

上这妻子， 享福一辈子。 留恋这美色， 不想去赶考。” 在满汉合璧 《西厢记》 第二章 《借厢》 中， 张

生上， 云： “自夜来见了那小姐， 着小生一夜无眠。 今日再到寺中访那长老， 小生别有话说。” “ （聪
云） 先生来了， 小僧不解先生话哩。 你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 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 门儿相向。”
达斡尔族乌钦 《莺莺传》： “因为有此事， 怎么去相识？ 准备好礼物， 让随从送去。 来求老和尚， 到寺

院里找。 借口来读书， 搬进西边房。” 其中 “借口来读书， 搬进西边房”， 语言比较俭省。 满汉合璧

《西厢记》 比较细致， 有张生与方丈的对话旁白， 有曲文： “不要香积厨， 不要枯木堂； 不要南轩， 不

要东墙， 只近西厢。 靠主廊， 过耳房， 方才停当。 快休提长老方丈。” 张生遇到红娘， 有一番描写。 满

汉合璧 《西厢记》： “ （张生云） 好个女子也呵！” “ （本云） 先生少坐， 待老僧同小娘子到佛殿上一看便

来。 （张生云） 生便同行何如。 （本云） 使得。 （张生云） 着小娘子先行， 我靠后些。” 张生在红娘面前百

般讨好。 张生还有更积极的举动： “（张生先出云） 那小娘子一定出来也， 我只在这里等候他者。” 达斡尔

族乌钦 《莺莺传》 这样描写： “刚刚搬进去， 正好红娘来。 要把夫人话， 告诉法本来。 秀才意外见， 非常

之高兴。 小姐之丫鬟， 坚持耽搁久。 为了能言谈， 知道真想法， 所做和所行， 说出让知晓。” 面对张生自

我介绍， 红娘义正辞严， 满汉合璧 《西厢记》： “ （红云） 谁问你来， 我又不是算命先生， 要你那生年月

日何用。 （张生云） 再问红娘， 小姐常出来么。 （红怒云） 出来便怎么。 先生是读书君子， 道不得个非礼

勿言， 非礼勿动。 俺老夫人治家严肃， 凛若冰霜。 即三尺童子， 非奉呼唤， 不敢辄入中堂。 先生绝无瓜

葛， 何得如此。 早是妾前， 可以宽恕， 若夫人知道， 岂便干休。 今后当问的便问， 不当问的休得胡问。
（红娘下）” 达斡尔族乌钦 《莺莺传》 这样描写： “姑娘很高傲， 一直在拒绝， 态度特坚定， 纠缠真费

劲。” 不过， 达斡尔族乌钦 《莺莺传》 最后还是比较温和： “Ｔｏｂ ｓｅｒｅ ａａｘｉｔｅｉ ｓｅｒｕｎｋｕｉ， Ｔｅｒｔ ｉｏｓｅｉ ｇｉａｎｊ，
Ｈｅｓｅｉ ｔａｎｉ ｇｕｕｒｕｕｊｉｉ， Ｕｎｑｉｒｊｉ ｇａｑｉｋａａ ｄｕａｔｓｅｎ。 （丫鬟特聪明， 礼貌讲事理， 透彻明旨意， 孤单留一人。）”

敖拉·昌兴是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乌钦的人。 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族文化关系紧密， 达斡尔族

接受满文具有时代条件。 学习满文、 使用满文是达斡尔人的文化常态。 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 黑龙

江等地设官学， 达斡尔族、 满族、 锡伯族等民族的幼童开始学习满文①。 至清朝晚期， 黑龙江等地区

的达斡尔人还 “皆以清文” 为交际工具②。 在达斡尔族民间， 则兴起 “唱书” 活动， 用达斡尔语口译小

说。 口译时， 要以一定的调式咏唱出来。 这些满译文学名著， 常常是达斡尔族口译者的说唱材料。 通过

上述分析， 可以说敖拉·昌兴乌钦 《莺莺传》 源于满汉合璧 《西厢记》， 与金批 《西厢》 关系密切。

结　 语

清代金批 《西厢》 的禁毁与传播， 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 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 更能

看出清代金批 《西厢》 的面貌。
通过上文论述可见， 清代金批 《西厢》 的禁毁是局部的， 并不具有广泛性， 也并没有影响金批

《西厢》 刊刻。 即便是禁毁满译 《西厢记》， 也并没有禁止住满族人民对金批 《西厢》 的接受。 满族民

间广泛流传的子弟书、 八角鼓 《西厢记》， 间接地说明了金批 《西厢》 的传播力。
清代禁毁满译 《西厢记》 不仅没有限制住满汉合璧 《西厢记》 的传播， 反而在满族、 蒙古族、 达

斡尔族当中广泛传播开来。 满汉合璧 《西厢记》 是金批 《西厢》 的译本， 且是满汉合璧形式， 因此可

以说给金批 《西厢》 的传播带来了方便， 让通晓汉文、 满文的少数民族人士更易于接受金批 《西厢》。
满族、 达斡尔族出现的子弟书、 八角鼓、 乌钦等民间说唱 《西厢记》， 说明这些民族更易于接受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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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鄂尔泰等 《八旗通志 （初集） ·学校志四》，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９６１ 页。
史禄国著， 吴有刚、 赵复兴、 孟克译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１３０ 页。



《西厢》。 因此也可以说， 金批 《西厢》 在汉、 满、 蒙古、 达斡尔等民族民间具有强大的传播力。 这就

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为何在清代禁毁满译 《西厢记》 和江浙一带禁毁金批 《西厢》 的情况下， 金批

《西厢》 依然盛行， 并且成为压倒毛西河本等其余版本的原因。

［作者简介］ 吴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表过论文 《 “长坂坡赵云救主”
中的赵云形象在达斡尔族、 锡伯族说唱中的变化———兼论人物形象民族化》 等。

（责任编辑　 石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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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化与再阐释： 近代文学的历史定位

与价值重估青年学者工作坊”召开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１３ 日， 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 河南大学中国近

代文学研究中心、 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 “经典化与再阐释： 近代文学的历史定

位与价值重估青年学者工作坊” 以线上形式召开。 共有二十八位青年学者参加会议， 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是 “西风东渐与文体正变”。 陈斐 （中国艺术研究院） 指出蒋伯潜 《文体论纂要》 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立场

吸纳新知， 构建本土化的文体论。 狄霞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认为 《国粹学报》 将魏晋六朝文学确立为形式美与

感情美相互依存的中国文学典范。 常方舟 （上海社会科学院） 认为章士钊的文学观念受章太炎影响， 汲取了墨学

和 《论衡》 等传统思想资源。 朱家英 （山东大学） 指出唐文治的文章理论与哲学观念、 淑世情怀紧密联系， 又担

负文道传薪的使命。 郑学 （河南大学） 讨论了近代 “南、 北文学” 对举的理论现象。

二是 “诗体转型与桐城文章”。 李思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探讨许承尧诗人群体代表的遗民诗人心态与创作。

陈昌强 （苏州大学） 就林寿图诗人群体分析福建地域诗学的特点。 汪孔丰 （安庆师范大学）、 张知强 （山东大学）

分别从 “雅俗” 理论和诗文删改的角度， 探讨桐城派文学传统。

三是 “史料考论与经典再释”。 马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 指出龚自珍在 《己亥杂诗》 中将北京城视为一种深

刻的生命隐喻。 朱曦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揭示了 《清儒学案》 的编纂过程与学术史背景。 李向阳 （河南大学）

以林译本为参照， 分析 “鲁滨孙三部曲” 中的殖民者形象。 周游 （江南大学） 对比 《古文辞类纂》 前后各版本的

圈点， 发现姚鼐古文趣味在中晚年出现变化。

四是 “理论探讨与思路方法”。 陆胤 （北京大学） 提出 “生活史” 这一近代文学研究视角。 潘静如 （中国社会

科学院） 认为晚清民国的古埃及金石题咏， 反映了该时期全球的知识流动。 武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 探究蒙古旗籍

曲家德成的生平与作品。 马勤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察 “一战” 期间世界性的纸荒危机与民国通俗文学的关系。

（河南大学文学院　 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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